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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一轮简政放权中出现的“新
办事难”现象，应当如何化解？

3 月 23 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
谈到简政放权时说，行政审批的不断
减少确实带来了效果，焕发了市场
活力。但我也知道，大家会有担
心，因为过去中国有过“放乱收
死”的教训。在我看来，放权是
两方面的，一是政府取消对市场
不必要的干预，要放开审批、放
开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更
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
在不同级别的政府间确定
管理责任，这就涉及到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的问题。

湖北省统计局副
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教授叶青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针对审批事项的不

同类型，应该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处理。
“对民间和居民个人的审批，如各种

证件的办理等，地方政府要学会做‘减
法’，只要是有利于群众利益的就要大胆
地删繁就简，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务和管理
上；针对企业的各种审批事项，最容易发
生权力的寻租。有些腐败很隐蔽，为此，
我们要把权力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建
议对那些目前仍需要保留的审批事项，每
个审批件都要拿出来公示，用终端的透明
来倒逼审批过程必须坚持清廉。同时，对
于那些涉及审批事项的权力部门，无论我
们花多大力度去监管，都是必要的。”叶青
说。

也有专家呼吁，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推动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
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这些机构要“去行
政化”。

全国政协委员周汉民建议，要规范行
政事业性收费，国家和地方应编制收费项
目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对没有列入收费清
单的项目一律不再收费。

民革上海市委提出，应进
一步建立审改工作的评估机
制，从合法性、成本效益、群众
意见等角度，对审批事项、审批
方式等做出评估结论。

在李拓看来，对于政府、特
别是地方政府来说，简政放权
不是权力简单的“挪窝”，并非

“一放了之”，而是权力归位，是
对权力行使的流程进行优化再
造，从以往的“重审批轻监管”
向“轻审批重监管”过渡，为市
场主体以及社会民众提供更加
科学、高效的市场环境。“政府
要避免在掌舵市场发展方向的
同时肩负划桨重任，不该干的

事情不能插手，不能又当裁判又当运动
员。”他说。

杨伟东表示，无论怎么放权，对老百
姓来说，一定要有机构和政府部门来办事
儿。“简政放权不是政府自说自话、自我标
榜成绩，不单纯是数量的减少、层级的降
低和事务的简单删除，而且要站在普通人
的角度，看老百姓是否得到了实惠和方
便，这是根本的评判标准。”他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后记者会上，李克强
总理表示，去年一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
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释放了给企业
松绑、让市场发力的强烈信号。结果，企
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也少了。

去年，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上年同
期 增 长 25% ，其 中 民 营 个 体 企 业 增 长
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 23%左右的速度
增长。

李拓表示：“正如新一届政府所明确
表示的，绝对不允许明减暗增，要杜绝
反弹，该放的必须要放，要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减少行政审批，提高行政效率。”

简政放权现在是个热门话题。去年至今，国务院下
放了416项行政审批权力，今年两会后又迅速将国务院60
个部门 1235项“权力清单”公开，力度不可谓不大，被
称为一场“政府自我割肉式的透明革命”。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在肯定简
政放权成效的同时，也指出在一年来的推进过程中，出
现了一些协调和衔接上的新问题，如：随着多项行政审
批权取消和下放，地方如何承接一个个象征权力的“印
把子”？在办事过程中碰到新的“中梗阻”、“肠梗阻”怎
么办，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还有专家表示，简政放
权之后，做惯了审批业务的人该怎么学会数据分析和事
后管理等问题。

简政放权说到底是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的过程，是关系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场革命。作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内容，其本身所需要的，就是
政府不断规范治理过程、培育新型现代的国家治理能
力。

从推进改革的决心来看，简政放权就是要动权力部
门的“奶酪”。既得利益者总是想将利益攥在手里，哪
怕多一天也是好的。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利益格局
的触动会越来越强烈，阻力同样也会成倍增长。政府怎
样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把乱伸、错伸的手主动收回来，
破除与利益的关系，不搞审批事项的明减暗增，这些都
是对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兑现所有改革承诺的实际考
验。

从具体的执行层面来
看，简政放权关系到政府
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当我
们的政府不再需要像计划经
济体制下那样直接介入社会经
济生活，不再需要对微观主体
进 行 “ 无 微 不 至 ” 的 渗 透 和 控
制，当审批环节从源头上被精简
之后，政府该以一种怎样灵活多样
的方式来履行对市场和社会的正当
干预？个体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公
益之间该如何兼顾？都说政府要更多
地发挥“掌舵”而不是“划桨”作用，
那么，这个舵该怎么掌？如何提升监管
的效果，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究竟应该保
持何种良性关系？服务型政府究竟应该怎
么建？凡此种种，都是简政放权之后必须解
决的问题。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然呈
现，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也在推进简政放权之路
上砥砺前行。要保证改革的成果锁得住、不反
弹，就需要不断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按照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科学厘清行政
审批、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管方面的职责，分解到位，
立法确认，使各级政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真正
做好该做的，放开不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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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革命”的核心是
能力建设

叶晓楠

今年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把简政放权称
作“改革的先手棋”。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
达到416项。

3月17日，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上公开了国务院
60个有行政审批权的部门的“权力清单”，强调“清单外不可审
批”。

但在审批减少、权力下放的同时，在一些地方，普通民众、企
业和社会组织，却依然有“办事难”的苦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何在？如何彻底破解“权力截留”或“改头换面”的困境，真正使
简政放权落到实处，释放市场的活力？

“总听新闻里说各地精简
了多少审批项目，报了一大堆
数字。实际操作中虽然行政审
批的项目少了，但需要前置评
估的项目多了。”近日，一位切身
经历了“办事难”的企业家表示。

“现在国家的监管部门也在
放权，把审批权放在省里了，但从
企业角度来说，还有一些问题。
有的项目报上去后，流程比较长，
批下来时间比较长。”在日前举办
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谈及“投
资自由化与企业走向世界”这一
话题，民营企业家南存辉如是
说。

办事审批时间长、流
程多，已经是困扰民众和企业多年的顽疾。在今年两会上，各界代表委员对此
也多有“吐槽”。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诒川在海南两会上晒出的“行政审批长征
图”，着实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5 页 A3 纸、30 多项审批、10 多个部门、上百个章、最少 272 个审批日
……在感叹“一块土地的命运太艰难”的同时，邢诒川表示，审批涉及的
部门太多，有时出现多次审批、“章套章”等繁琐的流程，不仅使办事变
得艰难，更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审批流程多了，庙就多了，烧香的也
就多了，不正之风肯定就更多了。”

除了审批冗杂麻烦，代表委员更是指出了一些在权力下放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成为代表委员集中批
评的对象。

在上海的两会上，民革上海市委指出，一些地方政府通过
设立扶持项目、评奖评优项目、命名挂牌项目等进行公共资
源的政策性分配，成为事实上的隐性审批设定。

更隐蔽而顽固的是行政审批中的第三方“中介服
务”。这些由第三方机构完成的评估评审事项虽不
属于政府审批范畴，却使审批“提速”效果打了折
扣，而且收费不菲。

“一边是政府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一边却是部
分行业协会职能迅速膨胀。”全国政协委员陈经
纬批评道。一些地方的简政放权存在“一边做

‘减法’一边做‘加法’”的乱象，一些削减的行
政审批事项以登记、备案、年检等非行政审
批的面孔出现，并且存在主体混乱、认定
标准不一、缺乏必要监管等问题。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曾对 2000
多家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企业感到最耗时
的就是“中介服务”，有10多个
项目服务时限为 2 个月以
上。据测算，中介服务时间
约占项目全部审批服务时间
的60%—70%。

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
后看来，由于许多行政审批程序
规定企业提供第三方中介机构的
审查意见或检验结论，导致一些中介
机构取得了类似行政审批的权力，把

“隐形审批权”当成掠取暴利的工具。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上存

在一些落实不到位、变相保留的问题。挂
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各类公司、
行业协会、商会、中介等社会组织阻碍了简政
放权的有效实施。”湖南省冷水江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说。

中央一系列简政放权的举措，力度和
决心都可谓空前。但权力下放后出现的新
一轮“办事难”的问题，原因究竟在哪儿？

“过去 5年我的体会是，推动改革要带
队伍，进行改革要靠系统，靠系统的干部
来执行。不是说中国政府决定要简政放
权、减少审批就能够马上做到的，还要有
队伍理念、权力格局、工作方式、知识结
构的转变等。比如我们改为了注重事中和
事后监管，但对那些过去做审批业务的人
来说，怎么学会数据分析和事后管理？这
要有数据库，要学会分析、学会发现问题
线索，比简单的审批来说难度高得多。”3
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副行长
易纲如是说。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李拓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本届政府的改
革决心已表露无遗，但摆在政府面前的改革
阻力却依然巨大。针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本

来就有着巨大阻力，而触动利益的改革则如同逆水行舟，正所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都难。
“导致这一状况的始作俑者，正是隐蔽于权力背后的利益。比如大家都在担心，在贯彻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往往会出现明减暗增、隐性审批大量存在的结果，原因就在于，
既得利益者还想将利益攥在手里。”
李拓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则告
诉本报记者，过去 30 年来，政府
已经进行了多轮机构改革、简政
放权，现在已经进入由注重数量
减少到质量提高的阶段。

“ 这 个 过 程 肯 定 越 来 越
难，因为这涉及到政府的
‘自我革命’或者说是

‘权力缩水’。无论是
自觉还是被迫，权

力都一定会被压
缩和减少，因

为我们必须
让市场发

挥 决
定

性作用。简政放权最初肯定是减最容易的、无关紧要的，
后面则越来越‘戳到痛处’。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才触

及到了利益的实质，也更能体现改革向国家治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迈进的意义。”杨伟东说。

李拓表示，目前简政放权中的阻力主要来自
“利益本身的获得者”。

“一些权力行使人包括政府本身的利益
掺杂在其中，会带来阻挠、迟滞改革进

程的现象。改革不管动了谁的奶酪，
都会遇到阻力。因此，从高层到基

层，权力运行的相关层面都要做
好相应的准备。下放审批事项

和公布权力清单，本身是一
个理念变成程序的过程，

需要磨合。下放之后
怎么把权力交给地

方和市场，也有
一个过程。”李

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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